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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伊拉克作家伊本·穆格法以印度《五卷书》为原本编纂的阿拉伯寓言故事集《卡里来与笛木乃》，

在阿拉伯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五四时期以来，其在中国受到译界广泛的关注，迄今已有

多种译本，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少数民族寓言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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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raqi writer Ibnal-Mugafa’s collection of Arabic fables Kalilah Wa Dimnah, originally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The Panchatanra,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Arabic literature.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n translation circles in China. Up to now, there have been 
many versions, which have exerted a wid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fable litera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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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我国正式启动一带一路发展倡议，

该倡议促进了不同区域、文化、信仰和语言文字

之间的交流互鉴。在这一背景下，学者们纷纷展

开了对沿线各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其中，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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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五四新文化运动

是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大量外国文学

包括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就是在这

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在中国传播，并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本文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伊拉克文

学史上的经典之一《卡里来与笛木乃》自五四运

动以来在中国的汉译情况和传播过程作为研究对

象，以深入探究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少

数民族寓言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成熟所产生

的影响。

一 作为文学经典的《卡里来与笛木乃》

（一）重要的史学地位

《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一朵文学奇葩，在阿拉

伯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该书以印度梵

文版《五卷书》中的寓言故事为重要的题材来源，

由伊拉克作家伊本·穆格法编写成书。《卡里来

与笛木乃》首开阿拉伯介绍其他民族文学之先河，

掀起了阿拉伯的艺术散文之风。《五卷书》中的

故事通过《卡里来与笛木乃》一书在全世界广泛

传播，在《十日谈》《拉芳丹寓言》《格林童话》

以及《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寓言或童话故事集中

都可以找到《五卷书》的影子。有学者称，除了

圣经以外，世界上不再有别的文学作品能够像《卡

里来与笛木乃》一样被翻译成这么多语言，产生

如此大的世界影响 [1]。五四运动以后，除了苏俄

文学之外，大量的阿拉伯语文学也纷纷被译介到

中国，《卡里来与笛木乃》也因其重要的文学史

地位，引发了国人翻译的热潮。

（二）作品内容与作者伊本·穆格法

季羡林先生曾经在为林兴华翻译的《卡里来与

笛木乃》一书做序时提道：“古代印度有一部非

常著名的寓言和童话集，叫做《五卷书》……译

者是伊本阿里·穆格发。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加

进了一些新东西，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译本。”[2]

正是这个阿拉伯语译本，让《五卷书》以一种更

加易于传播的方式，在全世界流行起来。可以说，

它成为了之后《卡里来与笛木乃》在世界各地的

文学旅行中最重要也是最权威的译本。各国的翻

译家基本都是在此译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译介的。

《卡里来与笛木乃》通过讲述精彩的动物故

事，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教导人们伦理道德。《卡

里来与笛木乃》不是《五卷书》一个纯粹的译本，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凸显了作者自己的创作动

机，有意强化了其劝谏君王、教化民众的教化作

用。同时《卡里来与笛木乃》也是一部深刻且优

美的散文著作，是阿拉伯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

珠，其文学价值甚至可与家喻户晓的《一千零一

夜》相提并论。毫不夸张地说，《卡里来与笛木

乃》的传播在世界文学中掀起了一股“寓言童话”

的创作热潮。

《卡里来与笛木乃》这个书名源自于该书第一

个故事中的“两只胡狼”， 其试图通过由 86 篇有

关动物鸟兽的故事，来反映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种

种现象。《卡里来与笛木乃》分绪论和正文两大

部分，共 20 章。绪论部分包括《白哈努德伊本撒

哈旺的序言》《白尔才外出使印度》等 4 章；正

文部分包括《狮子和黄牛》《笛木乃的审讯》等

16 章。其中正文部分的《笛木乃的审讯》《教士

和客人》以及《鸽子、狐狸和白鹤》3章属于伊本·穆

格法自己的原创内容。

这些寓言故事体现了君臣之间的复杂关系，其

属于典型的君王镜鉴文学。故事的讲述直指社会

道德中的各种问题。“狮子”这种动物在《卡里

来与笛木乃》中是君主的象征，其他食草动物则

代表着广大平民。《卡里来与笛木乃》的语言十

分流畅精炼，故事之间环环相扣且极富人生哲理；

其倡导仁义、美德，贬斥罪恶和虚假，深受广大

人民的喜爱。其中宣扬的平民与贵族平等、主张

文化融合等思想体现出很强的民主意识、平等意

识，在政治思想、社会价值观方面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通过众多动物的故事隐喻

了君王、臣民为人处世应遵奉的道德伦理。它主

张修身齐家治国，明显是受到了中国儒家文化思

想的影响。丝绸之路开辟以来，中阿之间的文化

交流几乎没有中断过，中国的儒家文化和风俗习

惯很早以前就为阿拉伯地区的人们所了解，所以

其能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有所反映并不奇怪 [3]。

伊本·穆格法本人也在其著作中多次直接地提及

中国和中国文化。

《卡里来与笛木乃》句式凝练、气质典雅、结

构严谨，不刻意追求押韵和过分的修饰，读来却

十分的清新自然。其语言看起来不加雕琢，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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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作者的语言功夫极深，《卡里来与笛木乃》这

种语言风格被人们视作“易而难及”的语言风格，

其在阿拉伯散文史上的分量也仅次于《古兰经》。

伊本·穆格法（724—759）因为这本书成为

了阿拉伯文坛的著名作家。伊本·穆格法生长于

伊拉克文化名城巴士拉，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他的思想融合了波斯、阿拉伯、希腊和印度文化 [4]1。

伊本·穆格法虽然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但作

为一个释奴，他目睹阿拉伯人的残暴无情，内心

对阿拉伯人充满了怨恨，因此他试图通过文学这

一媒介传播波斯文化和自己先进的改革思想。

（三）中伊之间的交流历史

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文明的摇篮里，曾经诞生

过不少享誉世界的文学作品。这片土地上，孕育

了世界文学史上最古老的史诗《吉尔加美什》和

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一千零一夜》。地处亚洲

西南部的伊拉克就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发源地。

伊拉克位于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地带，中古时期，

其现在的首都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成

为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 [5]，伊拉克在推动阿拉

伯文明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 伊 两 国 早 在 阿 巴 斯 王 朝 时 期（750—
1258），也就是中国的唐朝时期，就有了较为密

切的商业往来。唐朝的瓷器、丝绸等商品曾通过

巴士拉港沿底格里斯河运抵巴格达，伊拉克的香

料、马匹以及文化艺术也随着这条丝绸之路传到

了大唐。中阿友谊源远流长，2015 年两国正式签

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文件，进一步巩固并促

进了双边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 [6]。

二 《卡里来与笛木乃》五四时期以来

的汉译与传播

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直接引进印度寓言

故事，五四运动时期兴起的翻译热潮为《卡里来

与笛木乃》引入中国提供了契机，让中国大众有

机会接触到《卡里来与笛木乃》版本的寓言故事集。

（一）作为起始点的《印度寓言》

五四运动以来，西方著作纷纷被译介到中国；

与此同时，印度寓言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也受到

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郑振铎在 1924 年的《小说月

报》第十五卷第十一号和第十二号刊发了其翻译

的 48 篇《印度寓言》。1925 年 8 月，他又出版了

《印度寓言》一书，并于 1927 年 10 月再版 [7]。

书版寓言增加到了 55 篇，以文言编就。虽然《印

度寓言》大部分是根据印度古籍佛教典籍《百喻

经》译过来的，但依然被看作是《卡里来与笛木乃》

在中国传播的起始点。

紧随其后，刘半农、刘北茂两兄弟也译介了《印

度寓言》，刘氏兄弟又将寓言篇幅增添到了 106 篇，

分别于 1927 年和 1931 年出版。在 1931 年上海光

明书店版《印度寓言》一书中的开篇“译者的话”

里，刘北茂这样说：“我以为寓言就是寓意于言，

不问其言及人类，动物，或者是一切无生命的东西，

只求其能把人类的思想，动作，行为等都委之于

他们传达出一种或多种的意义来。所以寓言又称

为‘喻’。”[8] 这与郑振铎在 1925 年于《儿童文学》

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到的“寓言的性质，半与故事

相同，又半与比喻相同……最高尚的寓言常包含

有伟大的目标，它在说着人间的真理”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 [9]468。

（二）林中兴的译本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家非常重视文

化的发展，世界经典文学成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

要的窗口，因而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空前繁荣。

1958 年前后，学界出版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著作，

之后的“大跃进”“十年文革”时期，翻译出版

的文学作品就寥寥可数了。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

以后，文学翻译才逐步恢复元气。从新中国成立

到改革开放近 30 年的时间里，外国文学作品的译

作绝大多数发表于 1949 年至 1966 年之间 [9]17。

林兴华的《卡里来与笛木乃》译本发表于

1959 年，至 1978 年，一共重印 3 次。其再版于

1988 年，并于 2019 年 9 月由商务印书馆再度印发，

且被编入汉译阿拉伯经典文库 [10]。

季羡林先生在林兴华译本的序言中对其作了

详尽介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卡里来与笛木乃》

中的寓言故事比较口语化，林兴华的译本充分利

用了当时刚刚普及开来的汉语白话文精简、凝练

的语言优势，相比于《印度寓言》前几个版本的

文言来说，其对原作的还原程度更高 [10]15。

（三）《阿拉伯寓言故事 < 卡里来和笛木乃 >》
系列丛书

1986 年 1 月至 5 月，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相

继出版了由埃及拉吉阿纳伊特编著、巴赫曼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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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插画的系列图书《阿拉伯寓言故事 < 卡里来和

笛木乃 >》。该丛书共有 14 册，分别讲述了《鸽王》

《逃亡的羚羊》《飞鼠》等 14 个《卡里来与笛木

乃》中经典的动物故事，促进了《卡里来与笛木乃》

在我国的传播。

该丛书采取图文并茂的方式，一个个小巧的故

事独立成书，非常利于孩子阅读。由此我们也可

以看出，《卡里来与笛木乃》在我国主要是作为

儿童文学传播的。

（四）康曼敏译本

2001 年 6 月，由康曼敏译介的《卡里来与笛

木乃》一书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上下两册，

印数 8000 册。该版本由朱平编绘了许多生动的插

图，其对孩子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同时，编者

还在书中给那些对孩子们来说比较生僻的汉字注

了音，用词也比林兴华版本更为生活化，省去了

原文中比较多的背景和细节刻画，只保留其中最

简单的情节和语言。其生动形象的形式，也更加

符合儿童的心理。译本略去了原文中政治背景的

铺陈和道德上的说教，以动物之间发生的互动和

对话为主，篇幅短小精悍，对儿童有非常好的教

育作用 [11]。

（五）李唯中的译本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版本，是 2004 年 4
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唯中译本《凯里来

与迪木奈》，其包含 40 个脍炙人口的动物寓言。

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后启动的新一轮中阿建交时

期，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翻译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

崭新的一页。

这个时期，中国阿语文学翻译界资深翻译家

李唯中对《卡里来与笛木乃》进行了重译，译本

印数为 3000 册。该译本也是由阿拉伯文直接译出

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与之前出现的译本相比较，

无论是从篇幅，还是从故事数量看，其都堪称为

最完整的汉译本 [10]。

该译本富有创新性地将《卡里来与笛木乃》中

的众多寓言故事归纳总结成 16 个具有代表性的篇

章，大多以动物命名，例如“狮子与黄牛篇”“鸽

子篇”“猫头鹰与乌鸦篇”等等。其实，这些重

要的动物寓言，在全世界许多的寓言和童话故事

之中都能找到影子，其为寓言童话提供了非常优

秀的模板和创作源泉，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非常深

远的影响。

李唯中的这一译本，由于是直接从阿拉伯语版

本翻译过来的，充分保留了伊本·穆格法原作的

风味。相较于印度寓言版本的文言古朴化、林兴

华版本的俊逸凝练化和两个儿童文学译本的简约

生活化，李唯中的译本的行文更加严谨，语言更

加复杂，内容更加完整。例如在“序言”之后紧

跟着的是《白尔泽维出使印度篇》《本书宗旨篇》

以及《白尔泽维篇》，译者通过这几个篇章专门

用来交代作者写作动机；在该书结尾部分，译者

还细致地对《凯里来与迪木奈》的成书历史和作

者生平进行了介绍。李唯中在这个部分的开篇提

到：“本书自问世至今一再被翻译研究，足以表

明其功贯千秋和诸民族对它的关注。”[12] 从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出，《卡里来与笛木乃》确实有其

值得被一再翻译的价值，它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也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六）《卡里来与笛木乃》在我国的研究情况

在搜寻五四以来学界对《卡里来与笛木乃》的

学术研究情况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界对《卡里

来与笛木乃》的研究十分有限。在知网数据库中

搜索“卡里来与笛木乃”关键词，仅搜索到 5 篇

相关文献。相比于搜索“印度寓言”关键词得到

的 38 篇文献和搜索“五卷书”得到的 91 篇文献，

《卡里来与笛木乃》在中国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在这 5 篇文献中，《< 卡里来与笛木乃 > 的成

书始末》一文的作者余玉萍对该课题的研究最为

深入，她还专门著有《伊本·穆格法及其改革思

想》一书。在书中，她不仅对本·穆格法本人的

性格和思想做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和剖析，序言中

她还提到：“伊本·穆格法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

表达了适应时代的文学改革思想，即以作品的思

想统领文学艺术，追求阿拉伯散文思想性和文学

性的统一。”[4]4 由此可见，余玉萍本人是非常欣

赏伊本·穆格法对《五卷书》的创造性译介的，

也非常肯定其在阿拉伯文学史上的地位。

余玉萍认为，伊本·穆格法将民族融合、改

革开放思想运用于《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再创作，

使之成为阿拉伯古典艺术散文历史上的典范之

作，从而促成了阿拉伯教谕诗的形成，并对阿

拉伯乃至世界寓言文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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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卡里来与笛木乃》对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寓言文学的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对中国民族寓言故事和

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卡

里来与笛木乃》的中文译本对我国少数民族寓言

的创作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其次，《卡里来与

笛木乃》不仅通过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引发了童

话创作的热潮，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产生直接

影响，还通过在全世界的文学译介之旅，深刻地

影响到世界各地的寓言和童话故事创作。之后，

这些寓言和童话再由中国的翻译家译介到国内，

对我国儿童文学的成熟产生了间接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寓言

故事集，虽然其主角基本都是动物，但在伊本·穆

格法的笔下，整本寓言更像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射，

这种“托物言志”的叙事形式让《卡里来与笛木乃》

成为世界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经典，其被称为“世

界寓言的祖本”[13]。

《卡里来与笛木乃》传入中国后发生了广泛

的传播，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寓言文学的发展和

研究进程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五卷书》在中

国少数民族大多是以《卡里来与笛木乃》的译本

形式传播的。中国各族人民将《卡里来与笛木乃》

中的寓言故事，结合本民族的特色进行融合与发

展，形成独具民族特点的寓言神话故事。在中国

的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陲地区都可以找到以《五

卷书》也就是《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寓言作为

原型的民间寓言故事。

我国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对比研究，研究

成果丰富而显著。研究者们通过对比蒙古经典、

回族民间故事、藏族动物故事和维吾尔民间故事

与《五卷书》即《卡里来与笛木乃》之间的异同，

得出结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确实深受其

影响，并且对其做了许多具有当地特色的创造性

改编。

（一）内蒙古地区

巴图在《< 五卷书 > 蒙译考》中总结道：内蒙

古的诸多典籍如《育民甘露》注释、《萨迎格言》

注释、《甘丹格言》注释、《喻法宝聚经》注释及《尸

语故事》中都能找到《五卷书》中类似的故事 [14]。

但是，他也认为这并不代表内蒙古地区这些民间

故事一定全部来自《五卷书》，因为以上出自佛

教典籍的故事比《五卷书》成书更早，其可能是

同一源头的不同传播途径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另

一个版本的《五卷书》。巴图的研究非常客观，

他没有因《五卷书》的重要地位而忽略文化典籍

的多途径传播进程。

（二）回族地区

钟亚军《回族民间故事与阿拉伯故事的比较研

究》一文认为，回族民间文学与阿拉伯文学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比较了回族民间文学

与《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故事架构，发现其中

有 9 例相似 [15]。作者认为，回族的这部分民间故

事和《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类似故事相比，道德

标准更高，说教更多；其主张有恶必惩，而不是

像阿拉伯文化中没有永远的朋友或者敌人这样模

棱两可的道德观。也就是说，《卡里来与笛木乃》

在回族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不仅深刻影响到了当

地寓言故事的创作，还与回族文化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融合。回族的民间故事不是一味地模仿和复

制《卡里来与笛木乃》，而是对其进行了本土化

的全新改造。

（三）藏族地区

索南措在《论印度故事对藏族故事的影响》一

文提出，藏族地区的动物故事数量很多、种类也

很齐全，这无疑是受到了《五卷书》的影响。他

还发现，藏族地区与中原汉族地区的民间文学有

一个显著的差异，那就是藏族民间故事中的主人

公形象更加西化，其民间故事中大量用到了公主、

国王、士兵之类的西方称谓，这些可以说很大程

度上受到了《五卷书》的影响 [16]。

桑吉东知《印度 < 五卷书 > 与藏族寓言故事》

一文认为，印度《五卷书》不是由佛教徒传入西藏

的，而是由那时候的商人和传教士传入西藏的 [17]。

（四）维吾尔地区

穆罕默德吐尔逊《< 五卷书 > 与维吾尔民间故

事》一文通过对比研究，分析了《五卷书》对维

吾尔族民间寓言故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刘守华著有《民间故事比较研究》一书，该书

探讨了日本、印度等国对中国民间故事发展的影

响；其中有一篇标题为《< 卡里来和笛木乃 > 与新

疆各族民间故事》的文章提出，在新疆民间文学

样本本来就偏少的情况下，源自于《五卷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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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寓言故事占据了十分大的比例，从已经翻译出

来的汉语译本中就发现了二者十几例相似之处 [18]。

从对以上学者的研究分析中笔者发现，这些学

者研究过程中参考的基本都是五四时期以后的中

译本，例如蒙古民间故事研究者巴图和藏族民间

故事研究者桑吉东知参考的就是季羡林的《五卷

书》中译本，回族民间故事研究者钟亚军参考的

是李唯中的《卡里来与笛木乃》中译本等等，且

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时间都集中在两个译本问世

之后的几年间。由此可见，五四后《卡里来与笛

木乃》中译本的出现，对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寓言

故事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甚至可以说是

启动作用。

《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寓言故事对中国少数

民族寓言文学的影响虽然不止在五四以后，但其

五四后的中译本无疑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中国少数

民族民间寓言故事与《卡里来与笛木乃》之间那

千丝万缕的联系，至少让中文学者有了更多、更

确切的研究材料。由此可见，翻译的传播可以极

大地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可以加快各国文化的

研究进程。

四 《卡里来与笛木乃》译介对中国儿

童文学发展的影响

（一）《儿童文学》译作的推动

郑振铎先生在翻译《印度寓言》一书时将其归

于儿童文学的范畴，他积极组织当时的作家以《儿

童世界》为主阵地，大量地翻译、介绍外国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以供中国儿童阅读和中国作家

学习，其中就包括了数量可观的印度和阿拉伯寓

言故事。例如，《儿童文学》第 1 卷第 4 期刊登

了阿拉伯故事《骡子》；第 1 卷第 9 期刊登了印

度故事《聪明的审判官》；第 2 卷第 3 期刊登了

印度寓言《靴》；第 6卷第 13期刊登了印度故事《树

狸和蟹》等等。

受到这些寓言文学的影响，他还自发地创作了

一系列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寓言童话故事，为早

期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创作之路 [7]。

《儿童世界》的创刊，促进了中国第一批儿童文

学作家的产生，同时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奠

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印度寓言故事也在其中起

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卡里

来与笛木乃》以《印度寓言》为媒介，在中国的

传播过程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

推动作用。

（二）“牧歌时代”创作的影响

五四运动引入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这一时

期也在中国形成了“儿童本位论”的教育观。中

国新文坛在《印度寓言》和其他一系列国外文学

的影响下，进入了“牧歌时代”，即注重人间温

情与爱对人性的关怀作用，倡导天真之爱与纯洁

之爱，其对之后冰心、叶圣陶等作家的创作观念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叶圣陶先生在《儿童文学》

上发表的标志着中国原创童话诞生的《小白船》，

其主旨就是倡导真善美和纯洁的心灵。

此创作倾向对郑振铎创作的影响最大，郑振铎

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积极乐观向上的主角形

象，让他们经历艰难险阻，在与恶势力的战斗中

取得最后的胜利，郑振铎的这些作品体现了儿童

文学对儿童的正面导向作用。

（三）不同文种译本的间接影响

五四运动后，国内思想大解放，更多的世界经

典儿童文学譬如《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格

林童话》等纷纷被译介到中国。此时，《卡里来

与笛木乃》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更多的是对创

作题材和架构的一种比较间接的、潜移默化式的

影响。

《五卷书》中的印度寓言曾借由《卡里来与笛

木乃》的东风，吹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撒下了

自由的种子，该文本先后被翻译为叙利亚文、希

腊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德文、丹麦文、冰岛文、

希伯来文、土耳其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版

本 [1]13，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土壤中长出了自

己的一片片茂密森林。

《五卷书》被视为世界儿童文学诞生的标志，

印度学者 D·P·辛加尔在《印度与世界文明》一

书中指出：“印度的《五卷书》对西方寓言故事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它无疑是以《卡里来和笛

木乃》为媒介的。”[19]

以世界闻名的《伊索寓言》为例，赵建国在其《<
五卷书 > 与 < 伊索寓言 > 比较研究》一文中详细

对比了《五卷书》与《伊索寓言》异同，发现《五

卷书》和《伊索寓言》中有十一个相似的寓言故

事 [20]。他在《< 卡里来和笛木乃 > 与 < 伊索寓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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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一文中又详细对照比较了其中五组寓

言，并疏通了一条印度文学通过阿拉伯文学传播

到欧洲的清晰且相互交流的路线。例如，《卡里

来与笛木乃》中“驴无耳心”的寓言故事，讲述

的是狮子想要吃驴子，派狐狸前去诱骗，驴子在

上了一次当的情况下，禁不住诱惑，又再次上了当、

继而丧命的故事。在伊索寓言中，可以找到类似

的故事，其名为“狮子与狐狸与鹿”，只不过后

者将驴替换成了鹿。

中国作家沈雁冰创作的儿童寓言故事《狮骡访

猪》无疑也受到了《伊索寓言》和《卡里来与笛木乃》

中这个故事原型的影响，只不过他将驴或鹿换成

了骡子，将狐狸换作猪，进行了更符合中国读者

习惯的本土化改编 [21]。寓言原本是要教导人们不

要不辨真伪，以防遭受灭顶之灾。虽然沈雁冰的

童话中讲述的故事内容和主旨已经大相径庭，里

面的狮子更加贪心，骡子也因与狮子一起被猎人

捉住而不免被判断为坏人一类，其表达的是更具

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主旨，但同时，沈雁冰的童

话也告诫人们要警惕花言巧语，要有明辨善恶的

智慧。

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在三个不同文本的演变，

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故事中的驴、鹿

和骡子，分别是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

化中弱者的代表，可谓是换汤不换药。由此可见，

一个经典的故事原型和结构能在传播过程中与不

同的文化进行交融和再创造，焕发出新的生机。

这种间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

种传承。这些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被引介到中国

来后，引发了一股儿童文学创作的热潮。其中，

《儿童文学》杂志作为主要阵地，起到了非常好

的带头作用，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则是《儿童文学》

的主要约稿对象。

20 世纪的 20 年代，以《儿童世界》杂志和《小

说月报》为主阵地，以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

的成员们积极译介、研究或创作儿童文学，掀起

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儿童文学运动”[22]，有力地

促进了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

印度的《五卷书》经历了几个译本的流传，

最终由伊本·穆格法编写成最经典的阿拉伯译本。

尔后，在由郑振铎、林兴华、康曼敏、李唯中等

学者相继译介到中国来的过程中，与中国文化产

生了一定的碰撞，与中国的各地不同民族文化相

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寓言文学，其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民间文学的研究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卡里来与笛木乃》诞生后，传播到全世界，风

靡全球，对世界各国的寓言童话等儿童文学的产

生和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五四以来，随着《卡里来与笛木乃》中译本的

相继问世，越来越多的国内译者、研究者关注到

了《卡里来与笛木乃》这本深刻影响全世界的故

事文学的寓言故事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

了这些富有想象力和教化意义的经典寓言。这一

切，离不开郑振铎、林兴华、李唯中、康曼敏等

优秀译者的译介和新编。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学界对《卡里来与笛木

乃》中寓言故事的研究和推广并不十分成熟，《卡

里来与笛木乃》的相关研究数量还是比较少。很

多人知道《安徒生童话》，知道《一千零一夜》，

知道《格林童话》《伊索寓言》，但是对 “世界

寓言的祖本”——《卡里来与笛木乃》却缺乏足

够的认识和了解。

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

作为一个源头性质的寓言原本，其价值和声誉在

其传播过程中，随着受其影响的作品知名度越来

越高，《卡里来与笛木乃》本身的影响力会被逐

渐削减，更新鲜的、更有创造性的、且符合各国

本土文化特色的新文本层出不穷，渐渐地遮掩了

《卡里来与笛木乃》本身的文学光芒；另一方面

也可能是因为 2004 年李唯中的这一个以阿拉伯语

版本为翻译对象的全译本出现得比较晚，以往的

译本更多的是注重动物故事本身，对《卡里来与

笛木乃》原本的还原度不够，使得其中丰富的文

化价值没有得到充分显现。

值得欣慰的是，《卡里来与笛木乃》中的道

德精神依旧流传于千千万万个寓言和童话故事中，

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从一个个生动诙谐的

故事中领略到一些做人处事的深刻道理，这也算

是对《卡里来与笛木乃》核心价值的弘扬传承了。

《卡里来与笛木乃》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寓言文学

著作，它值得研究者们对其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

统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经

典的优秀译介对文化的传播与影响至关重要。当



7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4 期（总第 141 期）

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世界上越来越

到国家的呼应与支持，我们在探究外国文学经典

对我们国家的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让自己国

家的经典更快地“走出去”，在世界文学的发展

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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